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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故事，都是从一座山开始。让
人上瘾的，不是山，而是每一个与山为
伴的日子。

金秀的山多且雄奇、秀美。诸如莲
花山（2024年更名为盘王界）、圣堂山、
罗汉山、巴勒山、天堂岭等，峰峦叠翠，
云蒸霞蔚，四时不同。

闲居于大瑶山盘王界山脚之下，大
瑶山盘王界景区提升工程竣工并于国
庆节期间盛大试业的消息随着秋风款
款而来。

生于山中，长于山中，自以为已是
山的一份子，融入了山的血脉，得益于
山的滋养，也拥有了山的淳厚、朴实的
秉性。当我再次登临盘王界，才更明白
了“我之于山，不过是沧海之一粟”，更
惊叹于天地造物者之鬼斧神工，壁立千
仞，丹峰碧树，直插云天，蔚为壮观。

1933年，国民党广西省政府通过的
《议决开辟瑶山案》把金秀瑶山提到了
很高的地位，议决中是这么描述的：“乱
峰插云，白云掩映，乔松深蔚，绿树漫
山，山花竞艳，沁人心脾；溪水和鸣，虫
鸟相乐，真人世间桃园仙国不是过也！”

“苦以本省名胜桂林方之，不啻小巫见
大巫……一若改作避暑之所，则牯岭，
莫干山均瞠呼后矣。”

金秀因海拔高、植被丰茂，造就了
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气候宜人的黄金
避暑胜地。近年来，金秀在打造康养文
化旅游产业的道路上一路高歌，终不负

众望，成功创建了“国家全域旅游示范
区”“全国森林旅游示范县”，也被誉为

“中国天然氧吧”“岭南避暑胜地”。诗
圣杜甫曾有诗云：“五岭皆炎热，宜人独
桂林。”我想，如果杜甫也曾到过金秀，
可能这句诗会写成“五岭皆炎热，宜人
独金秀”吧。

登上盘王界，半山腰上就已凉风习
习。秋风摩挲着身旁繁密的树叶，掠过
竹林，鼓起亭子里附有瑶族特色图案的
幡旗。在盘王草庐里休憩，脑海中想到
的是，得到评王封赏后的盘王盘瓠带妻
子隐入深林，躬耕瑶山，生儿育女，传下
瑶族后代。为纪念始祖盘瓠，金秀大瑶
山后人绘其画像，安置于当地瑶都广场
最显眼之处，并于每年农历十月十六举
办瑶族盘王节。每逢这个节日，城中各
族男女老少穿上民族盛装，唱起盘王歌、
跳起黄泥鼓舞，置办丰盛的祭品，共同祭
拜先祖，传承和弘扬先祖奋斗精神，祈求
先祖福佑平安顺遂、风调雨顺，祈愿国泰
民安、繁荣昌盛。高亢的黄泥鼓声穿透
山岭，盛大的场面令人激动不已。

听，鼓声从高处传来，和着瑶族深
情婉转的“深牌歌”，在整个大瑶山盘王
界景区回荡。那是从龙凤亭传来的鼓
声、从“天门”传来的对歌声。鸟雀摩挲
着温暖的阳光，忽上忽下，又“扑棱棱”
地向天空飞去了，也许是飞向“天门”参
加对歌，也许是要和瑶族“深牌歌”，一
起歌唱对天地的赞美。

登上盘王界电梯，上升到垂直100
多米的高度，便到达半山的盘王栈道。
相传，这是盘王行军所开凿的栈道，上
出层岩、下临绝地，挂壁蜿蜒而行。行
走在栈道上，层层叠叠的立方体砂岩迎
面而来，仿佛见证过盘王行军的瑶族先

民，在述说遥远的故事。
栈道上的盘王天都、盘王顶、盘王

瀑、盘王天书等景点，无一不书写着大
自然的神奇与壮观，这里是最美的所
在，方圆几百里山川尽收眼底！在盘王
顶俯瞰，金秀河静水蜿蜒，不知去处；河
岸两旁，数个村寨星罗棋布，犹如于绿
水青山中点缀的白玉石。平视前方，黛
色的山千峰竞秀，远山与天幕之天青色
合而为一，只在天与山相接的地方画出
粉色或白色的云彩，那云彩，似凤凰、如
长龙。眼前的一座石峰顶上，伫立着几
棵青翠的迎客松，我惊叹它们是有着怎
样坚韧的毅力和坚强的信念，才能从这
层层叠叠的石缝中生存并生长。

移步换景，景色很美，故事很长，时
光很短。即便很认真地游赏，还是错过
了很多美景，亦错过了许多富有瑶族元
素的表演。游玩至下午时分，来到了松
涛亭。此亭孤立绝峰，可遥望忆王阁与
龙凤亭，坐于亭中，闻山谷间松涛阵阵，
令人清心忘俗。极目长天，白云悠悠，
让人生出“闲坐山中，云卷云舒，秋风徐
徐来，足以慰风尘”的感慨来。

游人一拨拨离开，一拨拨涌来，无
不在盘王界中驰目骋怀，纵情山水。人
随山走，山遂人愿，幸福与喜悦在翩然
而至的山风中送达。轻盈而温柔的秋
风带走的是焦躁与茫然，让人愈发澄明
与笃定。

关于大
瑶山盘王界
的故事还没
有结束，它
正敞开厚实
的臂膀拥抱
四方游客。

▲大瑶山盘王界景区风光。

秋登大瑶山盘王界
张 莉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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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前的某一天，是
年前古蓬镇最后一个圩日，
爸爸一周前就计划于这天
搬走他家的玉米，换些米、
肉、糖、面回来，充实家用、
准备过年。他擦好那辆半
新半旧的自行车，问：“三在
哪？我带三去古蓬镇喝红
糖水。”

三就是我。我早已环
绕在旁。他把几块粗布条
绑到自行车横杠上，抱起
我，命我用屁股紧紧夹住粗
布，又命我扶稳车把，然后
向古蓬镇进发。

因为是年前最后一个
圩日，街上人数陡然增加数
倍。古蓬镇是周边三县最
大的一个乡镇，可交换的物
品多且实惠，隔壁两县的人
也乐意过来凑热闹。爸爸
像往常一样，带我到染布坊
寄存车辆。

爸爸背上玉米，牵上
我，往人多的地方走。人
多的地方机会才多，人多
的地方物品才好。爸爸计
划先将百斤的玉米换成轻
便的粉、面、糖、肉，再逛逛
街看看热闹。但我眼馋，他眼也馋，走
不出几步，就被跳青蛙迷住了。泥地
面铺上蛇皮布，放上绿色、褐色、黄色
的青蛙，绿色的只需按住屁股再松开
就可以跳很远，褐色的扯它腹部放地
上会摇摇摆摆走几步，黄色的不会走
路，捏它背就会放屁。乡下人钱少，看
的人多买的人少，看半天，才有四五个
大人掏钱。小人书的摊子挤不进去，
有四五个人共看一本的，最末那个人
距离书本怕是有四五米，却舍不得让
出位子。我最喜欢看的是卖药的郎
中，卖的是拐子药，现在看来应该是麻
药。只见他把半大的鸡折断腿、头拍
晕，然后包上药，鸡依旧健步如飞，以
此证明拐子药的神效。爸爸严肃地告
诫我，千万不可一试。看着他严肃的
表情，我连连点头说：“我不信我也不
试，都是骗人的。”

爸爸继续背上玉米袋，催促道：“走
走走，早些完成任务再喝糖水吃汤圆。”
他钻入人群，阔步向前，直奔六指李的
粮店而去。他脚向前、手向前、身向前，
声音向前，招呼我快点快点。紧接着，
他问道：“你怎么既不回话又不跟上
呢？你真不懂事，还想不想喝糖水吃汤
圆，你说话呀？”

他察觉不对猛然回头，只有正午的
太阳孤零零地照在头顶，发出并不温暖
的光。他发现自己正像太阳一样孤零
零的，往日里“拴裤带上”的宝贝儿子已
不知所踪。他呆立半晌，人流冲撞着
他，有人骂他挡道，他全然听不进去，脑
子一片空白。等缓过神来，他立即回
头，飞奔到人最多的那处三叉路口，他
怀疑儿子是在那里丢失的。因为那里
人多、扒手多，他担心被摸口袋，所以一
刻不敢迟缓地往前走。他返至三叉路
口，那里依旧人山人海，却不见有儿子
的身影。

他听说有个小孩正可怜巴巴地望
着天望着地望着众人，哭个不停，好不
容易有个姑娘给他虾馍吃，哭声止住
一会，眼泪又流了出来。他问说话的

人：“在哪里在哪里？那正
是我的儿子。”那人说刚才
在前面呢。他往前面走，没
见着吃虾馍的小男孩，连影
子都没有。

他听说有个专门哄骗
小孩子的高颧骨老奶奶用
红糖诱骗乡下来的小孩，有
个小孩正跟着她走。他问
说话的人：“在哪里在哪
里？那正是我的儿子。”那
人说就在前面就在前面。
他往前十步百步，也没见到
一个高颧骨老奶奶与她诱
骗的乡下小孩。

爸爸一边焦急地寻找
一边自我安慰，他的宝贝儿
子或许只是偶尔顽皮，在跟
自己玩捉迷藏，说不定此时
正在何处快活自在，看自己
着急呢。

广播站正在播放《亚洲
雄风》，雄浑的歌声飘浮在
街市的上空。有人告诉他，
应该找广播站帮忙。爸爸
走到广播站门口，却不敢进
去，左右为难很久，才勉强
挪步到了二楼。广播站只
有一个小姑娘当班，小姑娘

听不懂壮话，也听不懂爸爸蹩脚的普通
话。两人比划半天，小姑娘终于播出了
个大概意思。

走出广播站，爸爸走到卖跳青蛙
的地方，那个聋子早已卷摊走人。爸
爸又走到卖小人书的地方，那里只有
老人。卖拐子药的郎中也懈了，正坐
在布包上发愣。派出所他也去了，古
蓬镇派出所只有三个人，他恰巧碰到
其中一个，那人告诉他，已经知道有小
孩丢了，也一直在找，找到了会妥善照
顾并及时告知。

一蛇皮袋的玉米也不知道何时以
何种方式消失不见。上街的任务一件
没完成，儿子还弄丢了。一大早，他总
听不进家里两个女人的一再唠叨，偏偏
带小孩上街。此时才知道女人的话才
是真理。他双眼望着滔滔河水，妄图从
中找出儿子。

他挤破脑袋想了想，不管怎样，总
归得找到。他头脑里出现了另外一条
路线：先回耳街吧，带着村上人与街上
人，把古蓬镇街翻个底看看。他甚至想
到了从蓝家、李家、韦家借来几个手电
筒，连夜分头找寻。此时，他才发觉饿
了，几乎两眼昏花。他垂头丧气地回到
存放自行车的地方。

他掏出双手，用力擦擦双眼，看到
一个小孩正在那里吃虾皮馍与绿豆粽
子。他无比爱自己的孩子，却很少舍得
买虾皮馍与绿豆粽子。他听到小孩用
电视里学来的一句话招呼他：“你好，爸
爸。”

爸爸既惊又喜。
爸爸指着蛇皮袋上的米、肉、糖、

面，连问这些是怎么来的。小孩说忘
了。直至今日，回谈往事，我也经常确
切地告诉爸爸，关于虾皮馍、绿豆粽子
和米、肉、糖、面的得来，自己真的忘了。

但有一条人生经验在古蓬镇迅速
传开：如果你家人在街上迷了路，请尽
快回到你寄存自行车的地方，你的家人
在那里等你。

这条经验被镇广播站广播了近 3
个月，才被新的内容覆盖。

深秋的野外
原连辉

深秋，是南国富有成熟韵味的节
令。一年之中，我最爱这醉人多姿又风
情万种的秋高气爽。

到了国庆节前后，不仅处处预兆着
丰收的喜悦，天气也慢慢变得舒爽可
人，早晚的温度渐渐平和地回归温柔，
多数时候是不冷不热的。这预示着，舒
怡撩人的深秋已悄然来到。

感受秋的迷人魅力，总是要到野外
才好。此时，若是行走在乡间的村道，
明媚秋阳下，猛然扑入眼帘的，总是稻
田里的一片碧绿。

在我的家乡，田亩相对充裕，风调
雨顺的年份里，早稻往往会被卖掉，晚
稻则多半自家食用。因为这秋的气候，
更适合生产柔软可人的米谷。因此，历
经深秋洗礼的晚稻，成为了乡亲们妥妥
的自留口粮。今年深秋的稻田，又是布
满希望的。那明艳的秋阳下，偶有一两
个村野氓夫在茫茫田野上看水观禾，他
们的脸上洋溢着清浅的笑容。

越过田野，来到旱地，这是甘蔗、
桉树和其他野生植物的世界。此时的
甘蔗有两三米高，这风调雨顺的年景，
纵然是那些望天的旱地蔗林，也长得
郁郁葱葱。此时，青纱帐的海洋里是
忙碌热闹的，那些舍不得空闲的蔗农，
已陆续奔赴到甘蔗地里，为甘蔗除去
第一道叶子。

甘蔗地的边上，各色杂草野物，尤
其是那些一年生的植物，已显出成熟苍
莽的气韵。鬼针草、决明子、芦苇花，还
有各种叫不出名字的花草，或开花、或
结果，为来年的生命繁衍做准备。深秋
之时，它们从容淡定地独立于秋高气爽
里。这一季的生命历经寒来暑往，已然
接近终点，传承物种和生命的任务在深
秋基本完成，应已无遗憾。

都说野百合也有春天，那它自然
也是有秋天的了。野外有诸多如野
百合一样、或大或小的一年生植物，
在深秋里展现出各种成熟姿态，或匍
匐于地、或傲然挺立、或娇柔摇曳，
自有一番耐人寻味的生命张力与从
容气度。

而深秋的天空，只要不是在张罗着
下雨，就如同环卫工人拿着扫帚仔细打
扫过一般洁净。深蓝的碧空，衬托着秋
的高旷畅远，再加上微凉的习习秋风轻
盈而至，赏秋的多情人只需远眺一番，
或深吸几口野外清风，便有了“不虚此
行”之感。

这深秋野外的一草一木、一枝一
叶，似是满含故事的坚守仰望者，又如
睿智的老人在贮备着下一轮的生命传
奇。干干净净的“野旷天低树”，成了它
们在一片萧瑟中苍莽恬静的背景。

教诲恩如山，师爱深似海！
转眼，恩师张振球已经离开我们整

整42年了，心情尤为沉痛。
高中的三年，是我最认真、目标最

明确的三年。在这三年里，我得以筑
牢人生前行最坚固的基石，最应感谢
的是我的班主任张振球老师。正是得
益于他对我的热切关怀和不断鼓励，
让我这个农民的儿子在这段时光里始
终有着向前奔跑的动力和明确的奋斗
目标。如果没有他这种爱生如子的帮
助和关爱，我或许难以踏入大学的神
圣殿堂。

1978年，经过中考的激烈角逐，浪
子回头的我幸运地逆袭中榜，成为象州
县中学的一名学子。那时的象州县中
学，是自治区、地区、县级三级重点中
学。入学注册后，我被分在高二班，这
是同年级里的尖子班，集中了中考成绩
最出色的同学。此后的三年，尽管每个
学期都以成绩排序重新优化班级的阵
容，但是我一直都在高二班。

在当时，得益于深厚的历史文化底
蕴、浓郁的重教氛围，使得象州县中学
如同备受呵护的珍宝，得到了全县从上
到下的重视与关怀。特别是高二班，
学校为其配备了全校最精锐的教师团
队，安排了最严谨且最杰出的班主任，
全班同学都享受到了从学校领导、老
师到后勤人员的特别爱护和照顾。张
老师从第二学期起担任我们的班主
任，直至毕业。在他的关爱下，我的成
绩如一艘稳健航行的小船，一直稳定在
全班上游。

我们只知道张老师是湖南人，曾任
部队记者，转业后到象州任教。他是一

个品德和师德都非常高尚的人，也是一
个对工作高度负责、对班上学生关爱备
至的老师。自担任高二班班主任起，每
天早上6：10，他就像一个准时的闹钟，
亲自到宿舍督促全班同学起床，然后陪
伴我们一同出操；他是我们的语文老师，
既教书又育人，授课往往能让学生听得
有滋有味，并懂得融会贯通；自习课时，
他像一位警惕的哨兵，不时地抽查班上
的纪律情况，关注每一个同学的动态；晚
上10:30，他又准时地来到宿舍，监督我
们入睡后，方才安心回家休息。

他个性刚强，性格耿直、品行正直，
对犯错的同学，批评起来绝不讲情面。
为了班上同学的进步与成才，他常直面
矛盾和问题，严厉斥责，并坚决予以纠
正。很多同学都被他责骂过，但我们都
知道他是为了我们好，爱之切，责之
深。我就曾因贪图节省一元钱而等待
搭乘顺风车返校，导致迟到了半天，被
他狠狠地教训了一顿。

张老师很清楚高二班大多数同学
是农民的子女，读书是我们这些农村
子弟摆脱落后与贫穷、走向前途光明
的唯一之路。为了使我们能够心无旁
骛地读书，日后能跳出“农门”，他几乎
不让我们参与任何与学习无关的活
动。记得有一个晚上，学校放电影，几
个同学偷偷溜去看了一会儿，就被他
赶到现场当众痛斥一番，并赶回教
室。他不厌其烦地教导我们，并让我
们坚信，唯有通过刻苦学习，方能在高
考中绽放绚烂之花。

贫穷和满口“夹壮”的口音经常使
我感到自卑，但张老师从不嫌贫爱富，
他不仅平等地对待每一个同学，还根据

同学们的实际情况，实施班上的管理。
他那“保姆式”的超严管理，实则蕴含了
他对学生的大爱。正是得益于张老师
严厉有余、方向精准的管教，我才没有
被自卑“束缚”，从而专心致志地读书。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他的严格管理
和关爱下，高二班始终都是学校的骄
傲；不管是平时测验、考试，还是整个柳
州地区统考，亦或是学科竞赛，高二班
同学的成绩都能令老师们刮目相看，让
学校领导惊喜万分。

后来，在张老师的精心呵护下，高
二班愈发神奇，不仅是学校里最为出色
的班级，还多次在柳州地区统一考试中
为学校赢得殊荣。那时还没有柳州地
区民族高级中学，我们高二班在柳州地
区12个县（含柳江、柳城）统考中，总成
绩一直是最好、最为稳定的班级，一度
被誉为“桂中第一班”。直至今日，高二
班依旧是象州县中学历史上最为著名
的“天团”级班级。

到了高三，我的成绩并非出类拔
萃，但也能稳定在前排。在高考前的
最后一个学期，张老师把我编入成绩
最好的一组，并安排成绩出色的钟鸣
科同学和我同桌，以此激励我，期望我
能更上一层楼。他曾分别找班上的每
一个同学谈话，要求设定高考目标。
他也曾找我谈过几次话，鼓励我一定
要力争考上重点大学。他曾明确地要
求我们这个组的同学必须以考上重点
大学为箭靶而努力。后来，我们这个
组的 10 个人中有 8 人考上了重点大
学，一位考上普通本科大学后又考上
研究生，唯独我一个人拖了后腿，没有
考上当时的重点大学。

可以肯定地说，张老师为了高二
班，严重透支了自己的健康和生命。高
考前，我们知晓他时常腹疼，有时他难
受得如同霜打的茄子，却也只是轻描淡
写地告诉我们肚子有些不适，他也误以
为是胃病。为了和我们一起迎战高考，
他硬扛着不去医院检查治病；等到我们
高考分数出来后，他才安心地去医院检
查，却发现被确诊为肠癌晚期。可以
说，他是为了高二班的高考，延误了去
医院检查身体的时机，从而耽误了最佳
治疗时间。

记得大一寒假时，为了节省从武汉
回广西的路费，我未能回家过年。待暑
假回到象州，张老师竟已病入膏肓。我
与几位同学专程赶赴象州县人民医院
探望，他虽还能认出我们，却瘦得犹如
枯柴，直叫我们心疼万分。后来，在我
暑假期满赶赴学校开学的途中，惊闻我
们最敬爱的张老师与世长辞，那一刻，
我的悲痛如决堤之水。

我认为高二班全体同学顺利参加
高考，并考上了大中专学校，是张老师
呕心沥血的结果。张老师为了高二班，
可谓是“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
始干”。如今，每每忆起高中的学习与
生活，张老师那慈祥如暖阳的目光，威
严若青松的形象，挺拔似翠竹的身材，
还有那谆谆教诲时的音容笑貌，就会一
一浮现在我的眼前。

我 极 其 赞 同 班 上 一 位 同 学 所
言：“张老师对于我们高二班同学来说
就如父亲般伟大。”

愿张老师在天有灵，能够感知我们
深深的怀念；愿张老师在天国永远快
乐、幸福！

春蚕到死丝方尽
王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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